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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

周晓光，方　宁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２４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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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的严州在地缘上与徽州相近，在血缘上与徽州相连，在风俗习惯上与徽州相似，是朱熹理学衍

流深远的重要地区之一。严州地域上的优势、朱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是

严州朱熹理学盛行的主要原因。朱熹及其学说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一是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

体的涌现，二是推动了严州“习理”之风的形成，三是影响了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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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 （旧
称新安，治今安徽黄山市）婺源人。其父朱松曾
为福建延平尤溪县尉，寓居在尤溪城外毓秀峰之
郑氏草堂。朱熹生于闽，并长期在此生活，所以
他的学说常被称为 “闽学”。但据相关史料记载，
朱熹实为徽州婺源朱氏九世孙，是宋代理学的集
大成者，也是新安理学的开山宗师。①其理学思
想传播极广，影响深远。朱熹虽长年生活在福
建，但他的踪迹却遍历当时两浙东西路、江南东
西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等南方的大部分
地区 （大致在今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

北、广东、广西等地）。他曾于乾道、淳熙年间
至严州的丽泽书院和遂安的瀛山书院讲学，在瀛
山书院论道讲学时，还写下了著名的 《题方塘
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１］卷１０严州曾一
度被称为 “理学名邦”，而该地理学的发展，朱
熹之功莫大焉。

一、朱子之学在严州的流布

　　作为朱熹祖籍地的徽州，与严州毗邻。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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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上相近，血缘上相连，朱熹在严州一直被
认同为 “乡人”。他的学术思想、精神乃至品格，
在此具有很大影响力，其理学思想在该地扩散，
成为当地学子乐于探讨与研习的学问；朱熹曾与
吕祖谦讲学于严州的丽泽书院，还曾于遂安的瀛
山书院与詹仪之论道和讲学，在当地形成了浓厚
的朱学氛围，引领了当地的学术思潮，并影响其
学术思想的发展；严州的知名理学家詹仪之、方
逢辰、赵彦肃、喻仲可都是朱熹的及门或再传弟
子，在他们的传承与传播之下，朱学在该地区渐
趋隆盛，以致于元、明、清三代严州地区的理学
都深受其影响。明代王阳明心学曾风靡一时，至
清代朴学又渐成主流，但严州地区很多学者仍祖
述朱子之学，对程朱理学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坚守
不渝的执着。
严州的淳安县 “本汉丹阳郡歙之东乡新定

里”［２］卷１。这里与新安地缘相近，血缘相连，风
俗习惯与人文精神十分相似。朱熹在此被认同为
“乡人”，深受当地士民的敬重。人们建祠堂、书
院纪念朱熹，又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其学说。在淳
安，书院讲学成为朱熹理学思想传播的一种重要
形式。如淳安有石峡书院，是朱子学者方逢辰的
讲学之所。方逢辰在此 “抱周程之学以私淑其
徒”［３］卷２，阐扬朱熹学说。其后逢辰之弟逢振继
之，讲道于石峡书院，也是朱学的得力宣传者。
淳安县还有紫阳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
节，仿分年读书法予之课程”［３］卷１３，书院的教学
内容、方法与规程完全以朱熹的思想为准的。这
些书院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朱熹，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宣传朱熹的学术思想。由于淳安人对
朱熹的尊崇，通过建祠堂来祭祀他，建书院来宣
传他的学说，使得朱子之学成为淳安境内的显
学，学者 “莫不惟朱子为宗师”［１］卷１０。朱熹学说
在淳安地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授受途径，主
要是通过家学、师学的传承。如淳安著名儒士方
镕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方镕二子逢辰、逢振又将
其父学说发扬光大。 《宋元学案》将方镕列为
《晦庵学案》之晦庵续传。光绪 《淳安县志》载：
“方镕，字伯冶。两魁郡试，后弃举子业，尽心
圣贤之学。每曰：‘人与天地相立者，文艺云乎
哉！’其训诸子务先穷理尽性，至应事接物则以
持敬实践为功。二子逢辰、逢振前后及第。乃
曰：‘此吾昔以为不足为者，尔曹勿谓足也。’历
官奉直大夫、两淮制置司参谋官。”［３］卷１０可见，

方镕轻视举业，不喜文章之学，而专意于圣贤之
学。而他的 “务先穷理尽性，应事接物以持敬实
践为功”的思想则是得朱学之真谛。在他的训诲
教导下，他的两个儿子逢辰、逢振也是孜孜不疲
地为宣扬朱子学说而尽心竭力。方逢辰的学说
“会极周程朱子之学，以格物为穷理之本，笃行
为修己之要”［３］卷１０。他与其弟逢振在石峡书院聚
徒讲学， “以程朱之学私淑其徒”，传播朱熹学
说。逢辰之后又有其孙方一夔，继承家学， “尝
主石峡讲席”［４］卷８２。此外，桐庐人魏新之 “受业
方蛟峰 （方逢辰）”［４］卷８２，传承师说；淳安人汪
斗建 “从蛟峰讲道石峡书院”［４］卷８２，传播朱氏之
学。还有淳安人邵桂士也是师承方逢辰，为逢辰
的弟子。正是在方氏父子及其弟子的传播宣扬
下，朱子学说得以在淳安流传，在淳安形成了朱
门一派，而朱子学说也成为淳安地区最盛行的学
术思想之一。朱熹理学在淳安的流传与发展，使
得淳安许多学者都着力精研朱学，探寻理学之奥
赜。如何日章 “家教悉宗程朱”，童孝锡 “积学
力行，精研易理，所著 《易义》能阐程朱之蕴”，
方楘如 “潜心于濂洛关闽之学”［３］卷１０。由此可
见，以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安理学在严州淳安县
的传播，主要是朱熹在此地有信奉其学说的忠实
弟子，弟子又通过家学、师承等，不断发扬朱子
之学，对淳安学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遂安原为歙县南乡安定里，“据两浙之上游，

依万山为险”，“地限僻邑，路出通衢，为两浙之
咽喉，系三安之要害”［５］卷１，地理位置重要。它
“介徽衢睦婺间，阻岭带溪”，“人文鼎盛，为浙
中望邑，至今袭美无替”［１］卷１０，文风浓厚，理学
兴盛。这里的理学同样深受朱熹的影响。遂安著
名的理学家詹仪之，为朱熹弟子，学术思想秉承
朱熹。两人往来密切，经常通过书信论辩学术和
政事，介乎亦师亦友之间。詹仪之在淳熙十六年
（１１８９年）去世后，朱熹曾撰 《祭詹侍郎文》以
悼念他。在交往中，朱熹与詹仪之相互探讨、辩
论学问，观点虽有同有异，而倾向基本一致。在
朱熹的提携与影响下，詹仪之的理学思想日益成
熟，并通过书院讲学、家学相承、师徒相传等方
式，在遂安乃至整个严州地区传播开来。
朱熹能够对遂安地区的学术思想产生巨大影

响，契机是他曾与詹仪之在遂安瀛山书院的讲论
道学。据县志记载：“瀛山书院在县西北四十里。
宋熙宁间邑人詹安闢建于山之冈，凿方塘于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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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孙仪之与朱晦庵往来论学于此。岁久圮。明隆
庆三年 （１５６９年），知县周恪访先贤遗迹，建书
院二十四楹。龙溪王畿记：后为祠，祀晦庵、仪
之二先生；绪山钱德洪记：祠后建大观亭，复方
塘旧址，构一鉴亭。五年 （１５７１年），知县吴撝
谦诣其堂，作 《方塘解》。邑人方应时、方世义，
邑民方□□等共捐田四十余亩以供祭祀，并周令
祀于祠，额曰 ‘三先生祠’，春秋以二仲月次丁
日祭。”［１］卷５朱熹与詹仪之在瀛山书院中论学，当
地众多儒学之士前往聆听。通过书院讲学的方
式，遂安的许多学者接受朱熹学说的洗礼，朱子
之学由此流传开来，也使得瀛山书院成为遂安乃
至整个严州地区的理学研习中心。
朱熹与詹仪之在瀛山书院讲论的理学思想，

是遂安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条精神纽带，它维
系和牵连着当地理学的发展。朱子之学通过瀛山
书院的传播，在遂安一地产生深远影响，后代的
许多学者都奉朱学为正宗。至明时，遂安著名理
学名儒方应时 “锐志潜修，一宗紫阳之学。故在
诸生，即力请邑侯复瀛山书院，建格致堂以祠文
公；举孝廉，则延钱塘王先生汝止登格致堂，讲
学不辍”，他不仅精心维护着瀛山书院这块传承
朱熹学说的 “圣地”，又极力宣扬着朱子的思想。
后方应时出为长泰县令，“（长泰）故朱子所治邑
也，旧有祠祀。会时宰议废宇内书院，是祠亦属
毁中”，方氏尽力斡旋，“乃请当道特留，修祀不
缺”［１］卷７。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习、
传播朱熹学说。学有渊源的鲍崇良， “字遂甫，
号杨峰，天资颖异，至性过人，弱冠饩郡庠，经
史淹贯”。曾 “携吴叔举读书兴谷寺，与罗洪先、
湛若水往复辨晰，得考亭宗派”［１］卷７。他的学说
也可以说是渊源于朱熹的。到了清代，朴学日益
兴盛，理学渐趋衰落，但在遂安地区理学仍然很
昌盛，拥有一个研习理学的群体，而其中大多又
以朱熹理学为宗。如郑禹畴 “淡于仕进，潜心理
学”。 “先是，其父朝汉因王龙溪提倡 ‘良知’，
贻误来秀，筑伊山精舍，祖称程朱”。郑禹畴恪
守廷训，以程朱为宗，甚至 “年逾九十，仍讲明
考亭宗旨”。其子郑士瑛 “侍养之，暇注 《孝经》
性理，以广庭训”。另一子郑士瑜也是 “恪宗紫
阳正派”。朱熹理学就是通过这种家学相承在遂
安流传下来的。遂安祖述朱学的学者，还有像姜
应兼 “治易经，多善悟，洞徹程朱之旨”［１］卷７；
姜应勳 “深于易，贯串程传朱子本义”［６］卷１９，以

朱子的注释来解析易学；毛郁芳 “居家恪遵朱子
格言”；詹揆吉 “晚年潜心理学，洞见程朱阃
奥”；黄云五 “生平宗朱子正心诚意之学”；郑崙
“尤精易理，抉程朱奥旨为文，自成一家”；姜毓
麒 “为文遵程朱语类”［１］卷７，等等。这些学者秉
承朱子学说，在清代遂安地区掀起一股研习理学
的热潮，使朱熹理学于此长久不衰。
朱子之学的流行并非局限于淳安与遂安两

地，也延伸至严州的其他县邑。建德的赵彦肃曾
造朱子之门，习得朱子之学；喻仲可，字可中，
严陵人。《宋元学案》将其归为朱熹的门人，得
朱熹真传。只不过这两人后来改换门庭，投入陆
子门下，崇信陆学。桐庐县的魏新之被学者称为
石川先生，他 “受业于青溪方蛟峰，得程朱性理
之学”；严侣 “字君友，子陵三十五世孙，从学
汉英贾公”， “贾之学源于朱子”，［７］卷１１所以他的
学说也是宗奉朱熹的。寿昌县的翁恒吉 “以穷理
致知、躬行实践为先”， “学者称为正一先生”；
洪公述 “潜心理学，独穷濂洛关闽之奥”。［８］卷８建
德的王衷纯 “教授生徒，以敦行立品为先，尤潜
心理学，得濂洛关闽之旨”［９］卷１２。这些学者的理
学思想都渊源于朱熹。
由上可见，朱熹理学在严州有着广泛的流传

和深远的影响。此亦可窥以朱熹为开山宗师的新
安理学，在徽州境外传播的具体情形。

二、朱熹理学在严州盛行的原因

那么，新安理学开山宗师朱熹的理学思想，
何以在严州得到传播并兴盛呢？我们认为，有几
个因素值得重视：
首先，地域上的优势是朱熹理学在严州盛行

的原因之一。严州与徽州 （新安）毗邻，两者之
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州的淳安、遂安、寿
昌都曾隶属过新安。据弘治 《徽州府志》记载：
盖古歙地之在今者为休宁，为婺源，为绩溪，为
严州之淳安、遂安。在历史上，新安的治所曾设
于始新县 （即严州的淳安县）， “晋武帝太康元
年，……改新都郡曰新安，治始新县，改新定县
曰遂安”。严州的寿昌县也曾属新安管辖，“梁武
帝普通三年，割吴郡之寿昌来属”， “梁割 （寿
昌）隶新安郡”［２］卷１。 “隋开皇九年，改郡为歙
州，改始新曰新安县，又并遂安及梁所割吴郡寿
昌未属者皆入新安县，以隶婺州”，直到 “仁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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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取婺州之新安，并复立遂安，以隶睦州。
于是二县故地迄今不复，今严州淳安、遂安
也”［１０］卷１。这时，两者才划分成两个不同的行政
辖区。 “宣和三年，睦寇方腊即平，改歙曰徽，
为上州”［１１］卷１，同年，睦州改为严州。正因为两
者在行政区划上有这样交错隶属的关系，所以新
安 （徽州）与严州两地血缘相连，语言相通，风
俗相似。
而淳安原为歙县东乡新定里，遂安为歙县南

乡安定里，与徽州更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朱熹祖
籍在徽州，故严州淳安、遂安等地视朱熹为 “乡
人”。这种 “地缘”的情感因素，使得朱熹的学
说更容易在此流传。严州的淳安县为 “古歙之东
乡，今虽属旁郡，然距新安不二百里”［３］卷１３。朱
熹曾踏涉于此， “淳固朱子茇憩地也”［３］卷１０，朱
熹在此留下过 “青溪时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
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两悠悠”等诗
篇。方志言：“（朱熹）其先出于新安，淳之西境
也，先生不忘为新安人，则淳犹乡国。”［３］卷１３还
有记载称，“朱子产于婺，淳为歙之东乡，去新
安不二百里，其后裔分居于淳”［３］卷１３。由于 “地
缘”和 “血缘”的关系，朱熹在淳安民众心中更
具有亲近感，受到了人们的极度尊崇。淳安建有
祠堂、书院等纪念朱熹，并依托书院广泛传播朱
子之学。从地方文献记载来看，朱熹的品格仪
范、学术成就在淳安地区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淳安号称 “理学名
邦”、“文教之盛甲于两浙”［６］卷２９。长久以来，淳
安当地官员乐施其教，学者乐从其学，百姓乐受
其仪。其 “风俗之厚，人才之出，挺拔东南”。
朱子之学在严州得以代代相传，源远流长，与这
种地域联系有密切的关联。
其次，朱熹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学识是

其学说在严州广为流传的又一重要因素。朱熹一
生 “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可谓
仕途坎坷。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早在１８岁参加 “乡贡”考试时，“三篇策皆欲为
朝廷措置大事”，视国家要务为己任。入仕后，
对朝廷吏治、经济、和战等事，都提出过积极建
议，并在官场上不屈权贵，洁身自好，坚守信
念，体现了自身的人格魅力。同时他勤于讲学、
长于思考、精于著述，以传承传统儒学为己任，
在集北宋理学思想大成的基础上，创立了内容博
大而又自成体系的 “朱子之学”。朱熹的人格魅

力和深厚学识，深受世人的敬重和严州当地民众
的景仰。元代，淳安县建有朱文公祠，当时王仪
为新建的朱文公祠作记，对朱熹及其学说表达了
由衷的敬意：

文公朱夫子当宋乾道、淳熙之间，集关洛诸
儒之大成，以兴起斯道为己任。其为学也，自夫
无极太极之奥，阴阳五行之运，天叙天秩之纪，
万事万物之赜，往来穷通之变，废兴存亡之几，
无不究其源而发挥其趣；其为教也，必自夫洒扫
应对进退之节，入孝出弟之方，以至于穷理、正
心、修身，而达之家、国、天下，而极于天地
位、万物育，可谓盛矣！而其身不安于朝廷之
上，退而与其弟子呻吟讲习，俛焉寓微旨于遗
编，殆与孔孟之不遭一揆，可为当时惜也。［３］卷１３

至明嘉靖时，因年久废圮，知县姚鸣鸾于故
址上重修该祠，并作 《新修三祠堂记》。其中记
载道：“予惟紫阳夫子集濂洛之大成，续孔孟之
正统，注释群经，折衷众论，统宗会元，洙泗以
还，一人而已。”［１］卷５也对朱熹给予高度的评价。
明隆庆三年 （１５６９年），遂安知县周恪 “访先贤
遗迹，建书院二十四楹”［１］卷５，重建瀛山书院，
书院后为祠，用于祭祀朱熹和詹仪之，称为二先
生祠。后世许多学者都曾作记或赋诗缅怀这位理
学硕儒。将朱熹作为圣贤来崇祀，不仅表示人们
对他精神品格的称颂，也说明对其学术思想的认
同。祠堂是崇奉、祭祀和纪念朱熹的场所，这些
建筑的创建与修葺表明严州士民对朱熹人格精神

的一种敬仰，而这种敬仰有助于人们对其学术思
想的认同，进而会肩负起研究和推广其学说的责
任。朱熹学说在严州得到广泛流传，与严州士民
对朱熹及其学说的敬重与敬仰是分不开的。
再次，学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也是严州朱

熹理学盛行的重要原因。据史料记载，严州朱熹
理学的传播，包括了书院讲学、家学相承以及师
徒相传等多种学术传播方式。书院是中国传统社
会中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
为学者私人创建和主持。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
北宋时，书院普遍兴起；南宋时，书院有了很大
发展，书院制度也正式确立。书院与理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作为学者自由讲学的场所，宋代
理学产生后，书院讲学成为理学传播的一条重要
的途径。宋代的书院有许多是由理学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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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至明清时期，书院渐趋官学化、举业化，理
学仍是书院讲学中的重要内容，故书院是理学宣
扬与传播的重要阵地。书院讲学是朱熹理学在严
州传播和流行的重要方式之一。遂安的瀛山书院
是詹仪之与朱熹论道、讲学之所，它成为当时和
后世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学研习场所，在接受过瀛
山书院教育的士人学子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接受
了理学思想，在遂安乃至严州一地形成了一个理
学研究群体。瀛山书院成为了严州地区理学宣扬
和研究的中心，它影响着不同时期严州理学的发
展大势。由于朱熹曾在瀛山书院讲学，故依托瀛
山书院所传之理学，主要就是朱子之学。
淳安的石峡书院是另一个朱熹理学的传播场

所。作为朱学后续的淳安著名理学家方逢辰讲道
于石峡书院，以程朱理学私淑其徒。在逢辰去世
后，其弟逢振 “嗣主石峡书院讲席，申明蛟峰之
学”［４］卷８２。其后逢辰弟子汪斗建、逢辰孙方一夔
又先后在石峡书院中讲学，宣扬朱熹理学。朱熹
曾与吕祖谦在严州的丽泽书院中讲学论道，宣扬
其学说，丽泽书院也是朱熹理学的传播阵地。朱
熹弟子陈淳于南宋宁宗嘉定九年 （１２１６年）受
时任严陵太守的郑之悌邀请，到严州郡庠中讲
学，宣讲了著名的 《严陵讲义》。严州的士人在
聆听陈淳宣讲后，纷纷接受陈氏思想，重入朱子
之学一途。这次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陆
学一度盛行，“此间学者，皆江西之流”的景象，
维护了朱熹在严州的学术地位。家学相承、师徒
相传也是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
传播，朱熹的理学在严州地区得以衍流不息。如
淳安的方镕属朱熹续传，秉持朱氏之学，其子逢
辰、逢振恪守庭训，亦主程朱理学。逢辰孙方一
夔 “幼承家训”， “退隐富山，授徒讲学”［６］卷１９。
淳安人邵桂士、汪斗建亦为方氏弟子，他们都谨
遵师训，坚守朱子学说。遂安的詹仪之为朱熹门
人，他是严州地区朱熹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
者。其后世子孙詹铨吉 “家世承仪之理学”，传
承祖宗学说，詹氏子孙是朱熹理学坚定的信仰
者。遂安的郑朝汉 “筑伊山精舍，祖称程朱”，
其子禹畴 “淡于仕进，潜心理学”，“守廷训，讲
学青溪，携宪副方蒙猗阐蛟峰绪论”。禹畴子士
瑜 “恪宗紫阳正派”［１］卷７。祖孙三代皆恪守朱熹
理学思想。严州的朱门弟子利用书院自由讲学的
场所来宣扬朱熹理学，又通过授徒立说和家学传
承来传播和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如此导致朱熹

的理学思想在严州一地广为盛行，衍流不息。
总之，朱熹理学在严州广为流传，是由多种

因素所致。从中可见朱熹对严州理学的影响十分
深远，朱熹的学术思想是严州理学思想的主要来
源之一。

三、朱熹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

朱熹在严州的讲学和朱子之学在严州的广泛

传播，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流派和理学研习群体
的形成。在朱熹个人魅力的影响和严州士人的尽
力宣扬下，朱熹理学在严州各地广为流传。严州
各地在接受朱熹理学思想长期熏染之后，经历数
代传承，形成了以研习朱熹理学为主的理学流派
和理学群体。如淳安的方氏一门，学派开创者为
朱子续传方镕及其二子逢辰、逢振，门下弟子有
方一夔、魏新之、邵桂士、汪斗建等人，此派以
“格物为穷理之本，笃行为修己之要”作为学问
宗旨，而这一学问宗旨是本于朱熹的。这一理学
流派以淳安的石峡书院为基地，传播朱熹理学。
该派学者都很重视讲学授徒，后世弟子又能恪守
廷训和师说，所以此派思想在严州流传甚久。朱
熹弟子陈淳曾于嘉定九年 （１２１６年）在严州郡
庠中宣讲著名的 《严陵讲义》，严州的诸多士人
在聆听他的宣讲后，接受其学说，成为门下弟
子。严州的陈门弟子包括郑闻、张应霆、朱右、
邵甲、王震等人，陈氏严陵派弟子以朱熹为宗
师，奉朱学为正宗。正是在这些严陵派弟子的竭
力维护下， “种圣学于一方”［４］卷６８，才使当地的
朱学在与陆学争锋中不分轩轾。明代中后期王阳
明的心学思想风靡大江南北，其流风亦延及严州
地区。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王学渐趋衰微。清
初，清廷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学术正宗地位，其时
“姚江焰已熄，晦翁道亦振”［１］卷１０，朱子之学重
新振作。严州的遂安以瀛山书院为依托，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理学研习群体，他们以研究朱熹理学
为主，如郑士瑜 “恪宗紫阳正派”，姜应兼 “治
《易经》多善悟，洞彻程朱之旨”，黄云五 “生平
宗朱子，为正心诚意之学”，姜毓麒 “为文恪遵
程朱语类”［１］卷７等。这一理学群体的形成，也说
明了朱熹理学思想对严州理学发展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这些理学流派和理学研习群体的形成，便
是在朱熹理学思想长期陶镕和习染下所产生的学

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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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严州理学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推动
了严州 “习理”之风的形成。在朱熹的影响下，
严州士人热衷于钻研理学，宣传理学，授徒讲
学，著书立说，形成了一股浓厚的 “习理”之
风。这股风潮从宋代到清代，长久不衰。如淳安
理学家方逢辰 “天禀卓绝，无书不读而会极于周
程朱子之学”，他 “居官所至以教化为先务，以
继往开来为己任，家居讲学授徒常数百人”，又
“著有 《孝经解》、《易外传》、《尚书释传》、《大
学、中庸注释》、《格物入门》诸书”。淳安人胡
应玑 “讲明性理之学，隐居教授，不求仕进”，
“著 《理髓》三卷”， “学者宗之”［６］卷１９。寿昌人
洪鼐 “精研理学，贯通六经，妙契一中”［８］卷８。
遂安 人 余 致 中 “殚 心 理 学，注 《太 极 图
说》”［１］卷７。分水人缪冕 “与诸生以理学相勉，邻
邑士多从之游”［１２］卷８。建德人王纳表 “尤潜心理
学，日与生徒发明性命宗旨”［８］卷８。特别是淳安、
遂安两地，理学极为发达，精研理学者人数众
多，理学名儒辈出，号称 “理学名邦”。“崇尚理
学”之风的形成，也促成了当地文风的日趋兴
盛。在 “彬彬文风”的影响下，民风亦渐趋淳
朴，整个严州形成了 “家诗书而户弦诵”，“俗阜
人和，内外辑睦”的景象。
当然，朱熹对严州地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理

学思想上，他对严州当地的礼仪制度与风俗习惯
等其他方面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宋代桐庐人方
慤 “领乡荐，表进 《礼记解》于朝”，皇帝诏
“颁其书于天下”，“学者宗之”，影响很大。而他

的 《礼记解》其实深得朱熹之旨，所以得到朱熹
的赞赏。朱熹曾说：“方氏 《礼记解》尽有说得
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此外，严州各地
的婚丧嫁娶等风俗礼仪，大多尊 《文公家礼》，
与徽州本土如出一辙。
总之，朱熹曾以讲学者的身份来到严州，严

州的士人学者有幸聆听到这位学识渊博的名儒对

理学深奥微妙处的精辟论解，也可以近距离的接
受他的谆谆教诲。这种亲身的经历与接触在严州
士人心中深深地播下了理学思想的种子。朱熹的
理学思想成为维系着严州当地学术文化发展的一

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经过漫长时间的演绎，严州
的精神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朱熹理学思想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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